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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碎物品

轻拿轻放

小心受潮

不可倒置

摘自包装箱

我爸有两只可爱的眼睛，那两只眼睛一样大，一样地可爱，

一样地像一朵花和另一朵花，就是两朵花了，两朵花一样的眼

睛，笑的时候。我爸一笑，眼睛就像两朵花一样在脸上绽开了。

第一次写作文，我就是这样写的，我就写了我爸的眼睛好可爱，

好可爱好可爱哟。老师说，不能这么写，没有人形容过男人的眼

睛可爱，从来没有人这么形容过，况且你爸的眼睛也不像你写的

那样像两朵花。她傻乎乎地居然看不出来。妈到学校来接我，老

师说了这事，期待着我妈同意她的意见，妈就同意了，说：“你

爸的眼睛怎么会像两朵花呢？我看更像两个没有发育好永远也长

不大的葱头。”我哇的一声就哭了，老师同情我，就用可怜兮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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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眼睛看完我又望着我妈，妈就哄我说：“你爸的眼睛不像葱

头。”我就不哭了。妈又说：“但也不像两朵花。”我又准备好了

哭，妈叹口气，朝老师难为情地笑笑，拽起我的手，就难为情地

说：“阿甘，别哭。”

一叫我阿甘，我就不哭了。

这时候该有笑声。果然就有了，总是班长带头笑起来，班长

的笑声又大又脆又有爆发力，从最后一排座位一口气撞到黑板

上，再从黑板上弹回来蹦得满屋都是，大家一起笑，大家喜欢阿

甘，崇拜阿甘，就笑阿甘。然后同学们整齐地拍着桌子，整齐地

跺着脚，有节奏地喊：“阿甘！阿甘！”

现在我可以直直腰，挺挺胸，跟妈妈回家了。回到家妈就

说：“他爸，给阿甘改个名字吧。”爸不同意，说：“何必呢？”我

也不同意，说：“何必呢？”爸就抚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就叫阿甘。”

妈就同意了，像爸一样热乎乎地看着我，然后摇摇头。妈每回提

议给我改名字都以同意结束，每回都摇头，摇头表示同意，这跟

我已经取得的经验不大一样。

妈要给我改名字，这事儿发生好些日子了。过去无论谁叫我

阿甘，都不见有过笑声，现在开始有了，那一定就是一件值得高

兴的事，我是阿甘我高兴。后来，我爸好不容易让我弄明白，大

家喜欢的阿甘跟我没关系，大家喜欢另一个阿甘，就是说，还有

一个阿甘。我就问：“哪个阿甘，爸，是你吗 要是我爸也不

错，这样我跟我爸就都是阿甘了，肯定很不错。我喜欢生活里有

笑声，不笑的日子该叫什么日子呀。

我爸说：“那个阿甘是个美国人。”然后我基本上知道了，那

个碰巧也叫了阿甘的是个美国人 后来腿像我一样不好使 就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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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好了，跑得像兔子一样快。我也准备这样，再长大一些，再长

高一些，就参加学校每年一回的运动会，到时候我一定跑得比兔

子还快，就比较像我爸了。我说：“爸，我要跑，你就教我跑

吧。”爸说：“儿子，再长大一些。”你看，我爸跟我的想法一样，

就是再长大一些。长大需要一些时间，我有时间长大。

我爸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，都知道他特别能跑，从甘家旺一

口气跑到城关镇，就是在我现在的这个学校读书，再从城关镇跑

回甘家旺，像飞一样快，每天都能追上要下山的太阳。“像一只

雄鹰，在地上狂奔。”爷爷说。爷爷那时还没死，我上二年级的

时候他就死了，一年级的时候他还在这个学校当名誉校长。爷爷

把大老鹰说成是在地上跑的动物，跟所有人的经验都不一样，那

就是差不多到了要死的时候。“鹰该是在天上飞的。”我纠正过爷

爷的错误，爷爷说：“你懂什么？你爸没翅膀，不飞。”

这涉及了知识，没翅膀就是不能飞的。可我还是有些不明

白，就问：“爷爷，人家都说你当年飞奔革命，你怎么就能飞

呢？”爷爷说：“那是形容，你连形容都不懂？嗐！不懂也好，这

世界就是给形容才弄坏了。”我又问：“爷爷飞奔革命，还当了排

长？”爷爷不高兴，一到我把他当年职务弄低了就不高兴，说：

“是连长，你怎么老说成是排长？”爸爸插话说：“你爷爷是副连

长。”爷爷就不说话了，显然这比较精确，那就是副连长了。“想

当年⋯⋯”爷爷从一个像他一样老得没了样子的军壶里喝了一口

酒，爷爷的老军壶里不装水，只盛了酒的，喝一口以后，就又要

想当年了。这时候我就插话说：“我知道，你被你爸爸打出了甘

家旺，所以你回来才不回甘家旺管他，让我爸爸伺候。”我这样

一说，爷爷一般都要打个酒嗝，他就打了一个这样的酒嗝，歪着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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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看我爸，说：“这孩子太傻，都是你给弄的！”

我爸就不说话了，疼爱地看着我，脸上有笑容，却不是好看

的那种。爷爷一到这时候就把军壶使劲放到桌子上，长叹一声：

“你呀⋯⋯”我爸就说：“爸，别提了好不好？事情不是这样的。”

我知道，我爸也在纠正我爷爷的错误。从我能记住一些大人的话

开始，爷爷就爱犯错误，这都跟爷爷打小爱喝酒有关。爷爷从部

队回来当了甘家旺公社书记，跟他出去的七个人回来了三个，三

个革命残废。有一年甘家旺饭量大的人差不多饿死一半了，爷爷

就给县长打电话：“快送粮食来，不能让那三个革命退伍军人饿

死！”县长说：“同志，勒紧裤带吧。”爷爷说：“那就快点儿送裤

带来！”这事传出了甘家旺，爷爷就成了比较有名的人，我爸那

年七岁，一九六 年。我爸听说我爷爷支使人杀了国家的一头

驴，星夜跑出甘家旺村跑到甘家旺公社，给他爷爷要一份驴肉，

我爷爷说：“他是大地主，历史上早吃饱了！”我爸一路伤心地回

到家里，抱着他爷爷哭。我爸喜欢他的爷爷，差不多像我喜欢我

爸一样。我知道，我爸还喜欢他的大黄狗，那是一只传说中非常

凶猛的狗，专爱咬人的脚脖子和脖子，但还算听话，只听我爸的

话。狗当然是最听话的动物中的一种，人才喜欢。人总喜欢最凶

狠的东西属于自己才好，别人拥有总不太放心，这方面有很多例

子，我就不说了。只说一件事，就是我爸的爷爷六年后突然死的

那天，我爷爷还是动了一点恻隐之心，经一种叫红卫兵的组织同

意，回到甘家旺的家，一进院门大黄狗就扑了上去，爷爷吓坏

了，我爸大声喊：“坐下！”我爷爷一屁股就坐门槛上了，大黄狗

还站着。我爸说：“我让你坐下！”爷爷说：“我已经坐下了，儿

子。”我爸有些气急败坏，或者触景生情，总之有点恨铁不成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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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样子说“：站起来，爸。”

我爸从小能跑，而且从我爷爷那辈开始就比较听话又招人喜

欢，我总算说明白了。现在可以说我想说的那部分了，就是我不

喜欢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，看别人在操场上跑来跑去，更不喜欢

体育老师总安排我扔铅球，那玩意儿砸疼过我本来就不太好使的

脚。我要跑，城关镇已经有了非常好的马路，不像过去那样尘土

飞扬，因为城关镇已改成城关区了，我们县也不叫县，改成市

了，时间不长，我还不习惯叫它城关区，喜欢叫它城关镇。我要

在这镇上飞跑，太阳出来时用我软绵绵的脚在软绵绵的柏油路上

飞奔，我爸不仅同意，而且支持我的想法，总说：“你能行，儿

子。”

我能行，这很重要。镇上的人都开始知道阿甘了，那时候美

国的阿甘还没有被装进铁盒子里来到我们镇上，现在他来了。我

爸很吃力地让我弄明白，是美国的阿甘来了。我爸让我弄明白一

些问题总是很吃力的，那天好不容易把那个阿甘快解释明白了的

时候，我就问：“爸，他也是七个月就被生出来的吗？”我爸说：

“可能是。”我妈说：“肯定不是。”爸就告诉我：“那个阿甘五个

月就被生出来了。”我立即很高兴我比那个阿甘在妈妈肚子里多

住了两个月，那个傻阿甘早早溜出来干吗呢？我这样一说，爸和

妈都皆大欢喜，夸我聪明，然后我问：“那个阿甘也得过大脑炎

吗？”爸说：“可能没有。”妈说：“肯定没有。”大人们总说，苦

难是一种财富，那么我就比那个阿甘多有些财富了，这让人愉

快，我说：“太好了，我得过。”爸和妈就不说话了，一到这时

候，他们就不爱讲话了。爸和妈不讲话的时候，就是准备好了闹

意见。于是他们就闹起意见来了，一般都是我妈先说：“那次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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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能把阿甘烧成大要不是陪人去唱卡拉 脑炎吗？”我爸说：

，是斗棋，“不是唱卡拉 你怎么老说成是唱卡拉 呢 ？”我

呢？”我爸说妈说：“怎么不是唱卡拉 ：“再说大脑炎也不是

发烧才得的。这几天省里和中央来的同志在咱这儿开会，赶上流

感了，全在发烧呢，按你的说法，不都该成大脑炎了？”妈还在

回顾她的问题，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都有可能成为大脑炎，我妈

对任何事情都是很执著的，就执著地说：“对了，不是斗棋，是

跳舞吧？你跟人斗棋那回，我怀阿甘才七个月，到医院去看他爷

爷，就是那天一跤把阿甘给摔出来了，幸亏是在医院门口。”这

就是我的出生经历，比美国的阿甘在妈妈肚子里多住了两个月的

原因。“你去 那回，我在厂里加班，他爷爷带阿甘去的卡拉

医院，老糊涂了，才让那个大夫给阿甘打坏了，一针就给打到神

经上了。”爸说：“不是大夫，大夫不管打针，是护士。”妈说：

“什么护士呀，不就是原先曹县长的小姨子吗？头天还跟我在厂

里拔鸭毛呢，那天就调到医院管打针了，阿甘才五岁呀⋯⋯”

这就说到了我的历史，为什么我相信我能跑的原因，因为我

曾经会跑过。这时候我爸总要拉住我的手，眼睛怪怪的，这时候

我爸的眼睛就跟花没什么关系，但也不像我妈说的那样像葱头。

妈不说话，用手抹着眼泪，然后背对着我们，肩膀在抖动。我爸

这时候一般都站在我和妈中间，向左看看，再向右看看，我知道

往后发展的结局，就是要看手表。我爸看了一眼手表，说：“坏

了，我表停了，现在几点？”我看了一眼闹钟，一点半，不一定

要告诉我爸，这机会是妈妈的。“他妈，到底几点了 我妈说：

“你不会自己看？”爸就说：“不行啊，没有你我就一事无成。”我

知道，这正是妈妈笑一笑的时候，她果然就笑了，“你就虚头巴



第 7 页

脑地说吧！那不，一点半了吗？”

妈被爸肯定成绩的时候，总是很高兴。爸也有理由笑一笑，

就忘记了历史。历史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会被提到，并恰到好

处地根据不同需要去理解和使用，历史是武器，它从没有像大人

说的那样做过镜子。不论何时何地，我爸只要稍有些得意忘形，

我妈就会用我的历史让我爸无话可说，呆傻一阵子，然后我爸要

设计一个细节，总能让我妈高兴起来，然后他们彼此都很感动。

我知道，妈和爸闹意见马上就会好了，我爸一般不让它过一

天，或者一晚，一直到下次闹意见为止，周期长短不一，这全由

我决定。有时候我总想，爸和妈一定是好到了非闹意见不可才决

定结婚的。在一起过日子的人，一般都是很有意见的，所以才隔

着一条街、一座山、一条河或一个城市辛辛苦苦地住到一起，闹

起意见来比较方便。我们家街坊黄叔叔就跟隔着三条街的第二个

黄阿姨好到了要闹意见才住到一起的，跟第一个黄阿姨没啥意

见，第一个黄阿姨不哼不哈地就走了，我们刚刚变成城市不久就

走了。我爸管黄叔叔叫“ 七”，他们俩爱隔着墙头站在自己

的院子里开玩笑。黄叔叔是文化局文化科文化办的文化管理员，

是我们变成城市以后，在原先的县法院现在叫市人民法院第七个

离婚的人，所以叫“ 七”。现在已排到二百多号了。我表姐

也是一个，她是我们镇上最漂亮的人，在红旗电影院上班，主要

是为来晚了的人用手电照着找座位。有一天照到了一个见到光就

很灿烂的人，她就跟我表姐夫离了婚，随那个都说不是中国人的

中国人去了美国，可听说表姐并没有跟那个人结婚，表姐夫知道

这事儿。大院里的人都叫我表姐夫“二 三”，表姐夫排在第二

百零三号。爷爷死前还为这个生气，说“二 三”是他们的老排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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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 后来当了团长到东北打土匪时定的代号，现在的人可真不

像话。第二个黄阿姨不再到我们镇上第一家谁都可以进去歌唱一

阵子的地方上班后，搬进了黄叔叔家，这样黄叔叔跟她闹起意见

来比较方便，我半夜里经常被黄叔叔家砸锅摔盆的声音吵醒，现

我爸说：在我又被吵醒了。我妈说：“老黄家又怎么了

七又侦察到什么新目标了，咱这儿已开了二十多家歌厅了。”我

妈说：“不是吧？老黄的女人晚上不爱睡觉，中午才起床，下午

就哪儿都找不着她。老黄生气了。”这时候锅又被摔了一次，我

七爸笑着说： 总让我想起一九五八年。”妈就笑了。我不知

道这一九五八年有什么好笑的，说：“爸，该起床了，九点钟我

要看阿甘。”爸给吓了一跳，说：“儿子，你吓死我了，没睡着

我就告诉我爸我被一九五八年吵醒了，妈就说：“他爸，以后可

别当着阿甘瞎说。”我说：“我没瞎说，我爸说好了要带我看阿甘

去。”我爸很夸张地拍了一下脑门，“坏了，儿子，九点半我得去

火车站接人，下礼拜天再去看电影好不好？”我知道我爸说话从

来不算数的，妈也知道，说：“这回就是上个礼拜天挪过来的，

他爸，你就别去接了。”爸说：“不行啊，北京又来人了，中央

的，我不去不行。”妈就笑了，说：“我说你呀，怎么凡是北京来

的你就认准了是中央的而且代表中央？你斗棋那回的张处长，你

不是说他也是中央的，可你前年在北京看见他骑着自行车上班？

中央的哪儿有骑自行车上班的？”我爸说：“有，张处长就是。”我

妈说：“张处长是农业部下面一个局再下面的一个处的处长，不一

定跟中央关系那么近。他爸，赶明儿真来个中央的，我看你该怎

么办？陪人家斗棋？不，人家喜欢桥牌；跳舞？也不行，北京有

那么多部队歌舞团；喝酒你不一定是对手；还唱卡拉 ？人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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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是把调儿定太高了，你唱得上去吗？你要唱不地道，咱县，

不，你这甜水湾市的三陪先生不就栽了？”爸使劲卜楞着脑袋，

好像耳朵上吊着一只蝎子似的摇晃，说：“真难听！太难听了，

这叫什么话？”妈捧住了爸的脸，说：“别摇了，他爸，带儿子看

电影去。”我赶紧说“：爸，我要看电影。”

现在已叫巴比我爸就把我带到了红旗电影院 伦娱乐中心

了。我的二 三表姐夫看见我爸，忙说：“姑夫，今天有空啦？”

我爸说：“我正要找你呢，电影散场后，你把阿甘送回家去，我

得去车站接人。”二 三姐夫说：“怕是不行，今天来了一帮老爷

子，原来的曹县长，原人大窦主任，原政协谭主席，都自个儿来

了。”正说着，我爸就看见了曹县长，曹县长也看见了我爸，曹

县长原先笑着的脸一下就不笑了，我爸没准备笑的眼一下就成了

两朵花，说：“曹县长您来啦？”曹县长说：“怎么，我不能来？老

子花钱看电影还要跟谁请示吗？”我爸笑着说：“瞧您老说的，后

天就是元旦，明儿个要请您出席茶话会呢，还有电影专场，我昨

儿不是去请过您老了吗？”曹县长用拐杖使劲戳着地，说：“一到

元旦就把我们这一串老帮子拎出来，娘的不过年不过节就以为我

们死了？合着每年就活一回？”我爸笑着，一直保持着笑容，曹

爷爷的拐杖每一下都戳在我爸的脚上，我就说：“爷爷，你把我

爸的脚弄疼了。”曹爷爷这才注意到我的存在，然后他就向里面

走了，边走边说：“陪儿子，好，你陪儿子，我今儿不跟你计

较。”

灯渐渐开始变暗，我不知道我爸是否还在保持着笑，但我知

道曹爷爷习惯表现出痛苦或失落给我爸看，这事儿已好几次了，

但曹爷爷也只是说说而已，从未真的对我爸扬起过拐杖。我总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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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早晚有一天曹爷爷会把我爸打一顿，到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要不

要上手帮我爸。表姐夫大概也这么认为，打人的事还没有发生。

二○三姐夫说：“姑父也真是，你干吗非今天来这儿看电影，替

人挨骂？”我爸说：“这是工作，我的。”然后我爸把我领到后面

的座位上，说了一堆好话，主要的意思是看完电影我别走，他会

来接我，别让我妈知道他没陪着我看电影的事儿，怕妈生气。妈

今天加班，省里来了外贸局的人到羽绒厂检查，我爸怕羽绒被子

里万一有一只鸭头我妈没摸出来，影响的就不是我们的城市，是

国家，会造成国际影响。我知道我爸的意思，就是变成城市以后

马路就不让随便走了，在巴比伦门前架起了一座桥，我确实不喜

欢这座桥，又高又长，没有一个台阶符合我的脚步，也不一定符

合别人的脚步。电影开始了。我看了一个多小时也叫阿甘的人，

就知道他跟我没关系，我跟他也没关系，但我喜欢他的船。我坐

在巴比伦门口，第二场电影快散了的时候我爸才来，我就说：

”“爸，给我买一条船。 爸有什么心事，边想着心事边问：“什么

船？”我说：“那个阿甘那样的船。”我爸听懂了，笑了笑，不准

备带我去商店，摸着我的头笑嘻嘻地说：“那是一条好大的船

哟。”我说：“爸你真傻，我要小的，能放进书包里的。”爸明白

了我的意思，然后说出了他的意思：“儿子，你书包里有那么多

课本，每个课本还有两套作业本、两套练习本，还有学校让买的

课外书和参考书，对了，还有改成城市以后学校搞的课间加餐，

就是说还有一个饭盒。儿子，听懂了吧？我是说你书包里再放不

进去一条船。”这倒是真的，爸说的没错，我要说的是：“爸你还

是太傻了，我不会拿手里吗？”

爸愣了一下，把我背上了过街天桥 穿过两条胡，下了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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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，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才分析完他是不是太傻，说：“儿子，等

你长大了，要像那个阿甘那样自己买一条船才是。”我说：“不

行，爸，我当不了兵，没法儿弄到退伍费，也不能像爷爷那样把

退伍费买了课桌和板凳。”爸蹲下身子，用脸贴住了我的脸，悄

声说：“儿子，等你长大了肯定能当兵，都现代化了，万一打仗，

坐在计算机室里就能打赢一场战斗。”我很高兴未来难免会有的

那样一场战斗，说：“爸，那我不用像那个阿甘那样把班长从阵

地上背出来了吧？”

这时候我提到了班长，像我开始说的那样，回到了班长身

上，一叫我阿甘就傻乎乎带头笑的班长。爸十分肯定地点了点

头。我爸知道我的想法，就是我不喜欢我们班长，如果当了兵，

赶上那个阿甘赶上的事，不一定会把班长背出来，该让他爸爸

去。他爸爸现在是市长，原先是省粮食局的局长，我们县还叫县

的时候就来当县长了，然后就变成了市长。看来我们县变成市以

后，还是要生产粮食的。城关镇比原先大了，我们学校原先在县

城边上，现在差不多快成市中心了，可还是需要一个懂粮食的人

来当市长，我们才放心，不会发生我爷爷赶上的事儿。我爸和他

爸在一个楼里上班，他爸管我爸，他管我，总不是一件有趣的

事。他爸还被叫做县长的时候，就总让我爸到火车站接人。我刚

上一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看见我爸总接人的那辆汽车不自己走，

我爸在后面推着进了还叫县政府招待所的大门 现在已叫菲林

格亚宾馆了的那个大门，我就问妈：“我爸为什么要推汽车？”我

妈从学校接我回家，那时候城关镇还没有那么多过马路的桥，我

和妈并不是站在高处看见这事儿，知道我看见了，我妈就很想把

这事解释清楚，说：“你爸爸是公仆呀！”这就是比较明确的概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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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，像今天班主任老师说的那样，主要是对我和刚转来像我一样

笨的外省的同学说，一年里你们学了那么厚一本书，现在就用两

张纸告诉我你们学明白了什么吧，老师概括起来只是四个字：你

们完了。老师从当老师那天起，就是专门为难我们学生的，可我

爸也当过老师，就在这个学校，难道不当老师以后的爸爸就要让

别人为难了吗？这样我就不明白了，问我妈：“那为什么我们班

长的爸爸不下来一起推车呢？”我妈给问住了，想了半天，忽然

有了主意和说法，妈就说：“他是人民的公仆啊。”

到家了。

我爸很会给我解决午餐问题，不一会儿，他就端出一碗热乎

乎的方便面，上面还滴了几滴香油和醋，我知道，做完这些他就

该走了。我爸就走了，肯定又是陪客人去吃饭。我爸每回从车站

接来一个客人，一般都是由十九个人陪着，围着两张大桌子坐

了，这时候我爸就不再是重要人物。客人也从不误解这点，只是

密切关注我爸是不是给我们班长的爸爸往酒杯里倒矿泉水。肯定

有一次我爸被人抓住了，我爸就变得非常重要了。那还是曹县长

当县长的时候，我爷爷那时还没死，只是送了一张病危通知书，

我妈带我去找我爸，我看见了那十九个人和两张大桌子，我爸站

在客人面前，把一大杯白酒喝了。这让我妈吓了一跳，因为我爸

不会喝酒。我爸从爷爷那儿继承了很多东西，惟喝酒一点蛛丝马

迹都没有。那是个夏天，我妈拉着我的手在窗户外面望着屋里，

听见我爸说：“张处长，我真的不能喝了，眼睛都看不清了。”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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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长说：“这可没法儿证实，你不喝就得罚老曹。”我爸这时就求

助似的看了看屋里的人，希望有人来救他。当然那想法很幼稚，

所有的人都没看他，齐齐地望着张处长，我爸便望向了窗外，没

有看见我妈和我，看见了天上有太阳，我爸说：“月亮都上来了，

张处长，去唱卡拉 吧。”曹县长说：“什么月亮？是太阳。”

这真让我震惊，因为这时候是中午两点，我爸已经日月不分了。

我爸坚持着说：“就是⋯⋯月亮，张⋯⋯处长，你说呢？”张处长

使劲地摇摇头，大声说：“不知道，我⋯⋯不是本地人。”

这时候就爆发了笑声，像我们教室那样，笑声在四处爆炸

了。我妈就拉着我赶紧走了，我问：“妈，那个张处长是哪儿的

人 我妈说：“北京的，中央的，农业部的，农业局的，农业处

的。”妈近乎要说胡话了，我还能听懂。

那天，我妈很高兴把我爸推汽车的事儿说清楚了，我爸不当

老师以后，到政府里做了公仆，其中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推

汽车。我妈说，我爸到政府里做事儿，还是那个张处长促成的

呢，至少我爸有天赋，会斗棋。在我们这儿，都管下棋叫“斗

棋”。要说斗棋，就不能不说到我的老家，我爸的故乡，将来我

有儿子以后也不能不总提到的祖籍：甘家旺。她属于甜水湾县的

时候就很美丽，属于甜水湾市以后就不一定不美丽了。我找不到

更好的方法来形容她，因为说到美丽人们都懂，也比较好了解，

比如说玛丽莲 梦露 她挂在我们体育老师宿舍的墙上，都说

她美丽，人们一下就明白了。如果老师知道我这样说，又要批评

我不能这么形容，也许我真的不太会形容，不管怎样，我总算把

美丽说清楚了，其实美丽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神奇。

我的家乡很神奇。如果说“美丽”就像一个饥饿的人看到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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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烤全羊 ” 便是一个饿鬼碰到了一整头红烧骆驼。的话，“神奇

（我真的不太会形容，就请原谅吧。）我想说的大概意思是，就是

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，你再往前走的时候，早晚会突然看见一座

山，那山好像是突然间就出现的，突然间拔地而起，让你毫无准

备。属于我爷爷的甘家旺，就在那山上。上了山以后，你将几天

几夜走不出那山，好像以后就全是山了。我不知有多大，有多

远，我不知道就不准备说了，一个人说他不知道的东西，必是属

于胡说。爷爷死前有一件事很不明白，就是甘家旺的人不再提共

产主义了，但整个甜水湾的人都知道，不提那个共产主义以后甘

家旺开始变得更美丽了，更像甘家旺了，甜水湾县变成市以后，

很高兴继续拥抱她。

甘家旺多少代人都喜欢往山下看，吧唧着嘴有些心痛地看着

山上道道清泉流到山下，流进城关镇，流出甜水湾，用不了多久

就进入黄河了。有山有水，按爷爷的说法还有“阿娘河”，再也

没有把故乡安排在这儿更让人满意的了。爷爷说，在他之前，甘

家旺差不多平静了一百年，甘家旺不要说没有出过八路军，没人

当过国民党兵，历史上就连个像模像样的土匪都没出过。中国最

后一个皇帝被推翻了差不多好些日子以后，甘家旺的人才知道中

国没有皇帝了，不过还是要纳贡，所以有没有皇帝对甘家旺的人

来说并不重要，差不多都一样，这是规矩。人在还没有生出来之

前，就早有先出来的人为后面的人精心地安排好了各式各样的规

矩，这我知道，不一定要爷爷告诉我。我们甜水湾变成市以后，

规矩就比过去多了，说出来不一定有意思，举个例子来说，比甜

水湾早十年变成市的那个邻县，他们号召市民不许随地吐痰的时

候，甜水湾正大张旗鼓地禁止随地大小便，这就是我们变成市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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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城关镇多了许多漂亮厕所的原因。我爸对这事儿有解释，主要

是针对那成千上万到我们城市来盖大楼的民工提出来的，他们来

建设我们的城市，不能对远方来的客人说，别在我家地上“出

恭”。我们是一个新兴的城市，应当原谅她成长中的过失，比如

很多像公园售票亭一样漂亮的厕所，刚建好不久又被拆了，因为

要扩建公路，它显得碍事了。市规划局局长得糖尿病死了，都说

他不死也得给人打死，因为他的失误，给甜水湾造成了一次巨大

的开支，浪费了，自己却没事儿一样地死了。自从县政府的牌子

换成市人民政府的牌子后，城关镇的人想法多了，问题多了，脾

气也变大了。

我大概把我们甜水湾市说清楚了，她一大部分在平原，还有

不一定很小的部分在山里。甘家旺属于甜水湾的一部分。我爸的

爷爷在历史上就是甘家旺很有影响的人物，为了便于识别和让人

记住，后来大人们对我老祖父有了一个统一的称呼，比较容易明

白，叫“地主”。我的地主老祖父过去甘家旺人都称他“东家”，

他后来叫地主、大地主、恶霸地主，死了。不是病死也不是老

死，不是被政府枪毙也不是被台湾派来的国民党特务杀害，是被

山外新兴的现代土匪给宰了。我爷爷说他爸的死是最窝囊最让人

憋气的死法。爷爷还说，甘家旺的人都为爷爷的死痛心疾首，这

跟我课文里的说法不太一样。爷爷被大黄狗吓着那天，村里的广

播正宣读毛主席对这种事儿的看法，说有的人死了重于泰山，有

的人死了轻于鸿毛。爷爷提到了一个叫张思德的人，这人我不认

识也不知道，好像是为了抢救砖头才英勇献身了。总之，甘家旺

的人统一了认识，我猜想那一天甘家旺的人都看到了一根鸿毛飘

出了山外，也许就像我看阿甘电影时一头一尾都出现的那根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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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，或者是鹅毛鸭毛或鸡毛，正是我妈所在工厂做的工作。妈妈

在羽绒厂上班，每天都要给动物拔毛，然后把毛缝进衣服或被子

里，好暖和人的身子。

我爷爷分析过他爸爸死了甘家旺人痛心疾首的原因，是因为

甘家旺死了久负盛名的“老棋王”。那么甘家旺的人打量完飘出

山外的一根毛之后，一定十分注意我爷爷家一副据说已传了一百

年的翡翠象棋。我和我爸及爷爷确实都没见过那副翡翠象棋。那

副翡翠象棋没有传下来，但如何摆弄它的技巧我爷爷早已心领神

会。爷爷说，从他记事开始，甘家旺一到冬季就摆开斗棋战场，

在我老祖父的大宅院里设局，十村八乡的人都来，老祖父还管

饭，不管认不认识，有没有身份，或男或女，或老或少，会斗棋

的都可以来斗。这是甘家旺玉米收仓、麦子播种后整整一个冬季

的乐子，直斗到过年才会出现第一名，然后可以向我老祖父挑战

了。老祖父已是二十年的“老棋王”了。老祖父还要请来戏班子

在甘家旺唱七天七夜的戏，无论种地的还是收粮的都有酒喝，有

肉吃，就是说过年有七天七夜的费用是我老祖父出的，每天开戏

前在村里大庙前的大台子上斗棋。我爸说，我爷爷当年可不是

“飞奔”革命的，是被我老祖父用一根枣木棍子打出了山外。因

为发生了一件事，是我老祖父输了一盘不该输的棋。甘家旺种地

最好的手艺人挑战我老祖父，爷爷支了一个阴招儿，是因为十八

岁的爷爷看上了那人的女儿，想提前讨未来老岳父的喜欢，让老

祖父不开心，就让他出去到山外革命一阵子，来年春天再回来。

爷爷不肯，因为爷爷除了有自己关于女人的心事，还有二十几个

十里八乡不服爷爷斗棋的人，爷爷是十八岁以下人中的高手，被

他爸用枣木棍打出甘家旺的那个早晨 还有七个甘家旺十六七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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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伙伴追随而出。爷爷带着他们兴高采烈地出了山，带着象棋，

那时火车还没有铺到甜水湾，他们一路看山外乱哄哄的世界，一

路斗棋玩，到了邻县火车站的那晚就要决出冠军了，没想到被抓

了壮丁，当晚就上了战场，天没亮就被俘虏了。爷爷的老排长

三首长问爷爷：“回家就是后来的二 ？还是革命？”爷爷

说：“不能回家。明年夏天我爸才让我回去拔麦子，就先革命

吧。”老排长拍了拍我爷爷的肩头，说：“好！不过，打仗带枪就

行了，别带着象棋，等革命胜利了你再去斗吧。”

爷爷后来总结他的一生说，是斗棋才让他革命的，也算是因

祸得福，要不甘家旺解放的时候，他肯定当不了公社书记。如果

留在甘家旺，不被国民党杀害也被共产党给毙了，要不一九六六

年也得让比他更“革命”的人给收拾了。我大概说清楚了，我爸

从他爷爷死后，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给我爷爷往据说是牛棚的一种

棚子里送饭，必是我爷爷教会了我爸下棋，希望有一天我爸也能

有个什么奇迹来改变他一生的命运。奇迹果然就出现了。我爸还

在城关镇小学当老师的时候，有一天曹县长来找他，叫他陪北京

来的一个客人下棋。这人就是不能分析出是太阳还是月亮的张处

长，因为他不是我们甜水湾的人，来自外地，北京，可人们都说

张处长为把我们县变成市做出了很大贡献，有点像我爸。大人们

总喜欢夸大事情，夸大了的事情就会变得复杂，再用一定也不简

单的心情来解释被大人们故意弄乱的事。他们夸我爸，大概就属

于这个性质。

我爸说，事情的起因是张处长来我们县检查工作，吃完晚饭

后心情总不太好，因为那时甜水湾还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热闹处。

那时人们最大的乐子就是下棋，至少是乐子中的一种，张处长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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